
卢艳艳的诗

听海
夜把海的蓝隐去了

潮水声便凸显出来

犹如一层层逐渐消散的呼唤

——向尘世万物打开

仿佛唯有我，听懂了其中的

平静和起伏

也唯有我一个人——

被抛起，折叠，吞没

将呼吸悬在温热的海之南

沙滩
天空倒映在海面

白云是越过山顶的浪花

一群鸟向远处飞走

几个孩子在不远处堆沙成堡

眼前的世界是美好的：

我倚在它的边缘，听风闲聊

一团沙——任人搬移

被反复搓揉，造型

直到一个城的矗立

剥夺了一堆贝壳的藏身之地

看到一个雪白的瓷盘

重新被海水冲上岸堤——

手指触摸到了细长的裂痕

——它只是看起来完美

如同手中被摩挲了无数次

却依然粗粝的沙石

指间沙
有人享受着干净的沙滩——

海岸线松软如练，没有尽头

海水用撞击，表白生命

用绝望的粉碎，侵蚀礁石

天空铺满蔚蓝的沙

被筛子细细过滤

——他得意于，轻松踏平脚下

把世界紧紧抓在手中

随心所欲捏成

各种呆若木鸡的快感

最后，如同一个意兴阑珊的

君王

他将握住的随意抛弃，扬向

半空

并不断拍打着双手

像是礼貌性的欢送

又像不屑一顾的嘲讽，这时

有风返回，把粘在指缝的沙

纷纷吹入，他躲闪的眼中

丰收
终于靠岸了。当一张网

捞起漏洞百出的河流

鳞片闪耀，在阳光下，寻找

落水的星球

终于上岸了。它们挨个儿躺下

集体望向天空

看见身体里的白云变红

蓝天变白

听见记忆的热气，被秋风吹尽

挣脱的头颅，像果实熟落

在一片寂静的呼吸里

用残鳃断鳍，称量圆满的丰收

码头
除了出发和抵达

我似乎从未在此发呆伫留

只是借助船，推开一处岸

又走下另一处，相似的舷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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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钢生的诗

陈劲松的诗

蔚蓝
和天空互相成为对方的背影

中间，是蓝色的鱼群和鸥鸟

云朵翻卷着白色的泡沫

蔚蓝色的风，一遍遍翻阅着

鸥鸟蔚蓝色的歌声

蔚蓝加上蔚蓝，是更深的蔚蓝

蔚蓝减去蔚蓝，是更纯粹的

蔚蓝

那个在蔚蓝里写诗的人

他让诗歌长出

蔚蓝色的牙齿和歌喉

月光下的大海
它低吟、浅唱

寻找着月光的耳朵

银色的鱼群飞翔

是另一种的月光

白帆垂落，静谧的海港中

梦一点点涨潮

年轻的水手裸着

这古铜的小小男子汉

月光般裸着，是满含渴意的海

也是一小片

铜质的月光

月光轻柔

大海把自己摇成一小片

深蓝色的羽毛

大海边的女儿
三岁的女儿

从高原到大海

像寻根溯源的一滴晶莹的小

水珠

在大海的怀抱里

和大海一样，她有干净的歌声

也有着任性的脾气

眼神纯净，是两湾小小的海

她歌唱，跳舞

是一小朵赤着脚的浪花

她清澈，美丽

小小的心里

是生命最初的净

还没有一丝的泥沙

大海是一滴蓝墨水
它容纳下辽阔的光亮

那些闪电照亮的

也终将被它照亮

它安静如一滴露珠

怀抱鸥鸟的歌声和飞翔的鱼群

也怀抱着星星的蓓蕾

散步的月光

和清新的晨曦

帆影点点，在它蓝色的怀抱里

桨声和橹影

掩埋了多少浪迹之路

它喧嚣，沸腾

在多少人体内回旋着无尽的

潮汐

它平静，从容

像一滴蓝色的墨水

怀抱着蓝色的诗行和闪电

观潮，看大海退向远方
一退再退

疲惫的海浪背过身去

飞翔的鱼群回到深海

不羁的野马群渐渐消失于远方

只有天际线

永远充满活力，跃动着豹子的

背脊

带给一切

崭新的面容与力量

潮汐带来十月的空阔
还没有浪潮涌来

我先于海水来到这里

滩涂空空，是十月

湿漉漉的胸腔

一只鸥鸟飞向大海

它将为我们一次次衔回

盛开的浪花

翻卷的乌云裹挟着泥沙

昏黄的天空，成为另一块

巨大的滩涂

风声紧，风把万物压低

却让浪花如此蓬勃

十月的空阔如此丰盈

它来自一次涨潮

也来自一次退潮

邓存波的诗

老井
三百年了，井绳一直在云朵里

打结。两位母亲的陶罐

盛满迁徙的星群

她们把荒坡种成荔枝林时

井底便长出了眼睛。童年木桶

总是撞碎天空。竹竿两头

挑着晃荡的银河

井水始终静默

母亲点燃的炊烟

酿成可以解渴的月光

老井反刍时间，它吞咽

好多代人的足音，回声

长出青苔。石栏听见

水底有心跳在继续

吃麻笋
想做麻竹

做满山遍野的麻竹

不做麻笋，几乎没有机会长大

吃麻笋的人

吃的不是麻笋，是一条条麻竹

是一座座山的翠绿

下六番薯
玄武石敲打出火花

鲤鱼墩的贝壳垒起的土瓮

南蛮之地的垦造之手

从燃烧的火苗里

以雷电的怒吼迎接期盼

下六番薯是盐碱地的再生之物

时光的种子从域外

从海上丝绸之路载来

雷州半岛的天空不大。除了

三面环海，红土地就像一个

巴掌

插进一片深蓝的海水

从土瓮里掏出的下六番薯

清香扑鼻，世上任何山珍海味

都掩盖不了眼前的红皮粉心

于成大的诗

黄昏的大海
傍晚，潮汐退去了

那些小鱼小虾、螃蟹贝类们

稍一迟疑

成了海鸟们的饕餮盛宴

它们铺天盖地分食这个黄昏

滩涂是一张欢乐的餐桌

残阳如血。那些来晚了的

食客

等着下一波潮汐

它们的胃口，相当于大海的

规模

但大海未见丝毫减少——

海鸟们打开的缺口，很快

被下一次潮汐补上

大海隐藏了一切，又呈现了

一切

在海滩
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海滩上

想象一些事情

海风吹着远处的帆船，也吹着

眼前的鸥鸟

指甲大的螃蟹爬来爬去

没有谁关注到它们

海螺里寄存着一支歌，我已

忘了

它的名字

往事正在退潮

想写一封信，却已丧失了地址

夕阳落下，怅惘涌起

大海退去

我走出很远之后，它才会再度

涨上来

《渔港晨晖》（油画）。 王天贺 作

森森的诗

它们在雨中守候了一夜
傍晚的细雨不是落

而是飘下来的，除了丝丝凉意

感觉不到重量和潮湿

冬至已过，我没有打伞

想着毛毛雨的说法多么妥帖

第二天清晨，雨还是那么随意

三角梅的叶子上托着水珠

光秃秃的鸡蛋花树枝已经潮湿

我所忽略的点点滴滴

它们却裸露在雨中，守候了

一夜

落日
我见过无数次的落日

在海边，在古城，在戈壁滩

那时的落日都很美

但不是绝美的

我见过最美的落日，是在故乡

斜阳即将落进小山后面

红色的光占据了水塘、菜地

和母亲的脸庞

周围宁静，静到可以听见浇

菜声

可以听见晚风拂过树梢

静到在许多年以后

我还能听到余晖的脚步

一点一点地

离开那个温暖的画面

十年
如果借多年前的某个事例

回顾

时光飞逝就如弹指一挥

母亲从未离开海岛

岛内行也屈指可数，印象最

深的

就是我带父亲和她环岛游

在野生动物园，在海边

被相机定格的画面还历历在目

已逾十年，我无法原谅自己

不知何时接受了，母亲

越来越弯的腰

以及几步一停歇的步伐

时间让她的重心降低，身体

摇晃

她拒绝了我伸出搀扶的手

一如既往洗衣做饭，管理菜园

以缓慢的动作，拆解着流逝

光的偏移
有一段时间的清晨

我总会经过一片原野

空气中飘荡着自由的味道

去年秋天，太阳从我的背后

升起

我不偏不倚踩在自己的影子上

偶尔我会转头，看着红红的

佘正斌的诗

脸庞

道声早安。如今春分已过

我发现我的影子，出现在左

前侧

光悄悄发生的偏移，一点点地

不知不觉中。曾经以为

每天相守就会发现变化，

事实上

生活的呈现恰如其分

我们总爱纠缠，看不见的部分

会偷听的香蕉树
百香果花开正艳

绿色的小果实出现在竹架上

藏在叶子底下的南瓜偷偷长大

已是暮春，那几棵笔挺的香

蕉树

如谦谦君子，两年了

从未开花结果

还遮挡了园子里的阳光

前几天她一直唠叨

要把香蕉老树砍掉，小树挪走

几场雷雨后，某棵香蕉树上

吐出紫红色的大花苞

她才惊觉，她说的话

被香蕉树偷听了

蛇桥
风从水上来，与我在石阶相遇

老树葱茏、石门残壁，尽是

古意

石桥静卧河面

弯曲如蛇，褐色的背脊

驮着周边的农人来来去去

几条靠岸的小舟，没精打采

此时对岸的田洋，已被春风

洗绿

这种水涨泛舟、水退则桥的

场景

让藏在半山腰树丛中的石碑

迟迟不肯老去

仿佛忧民的丘濬，仍在翘首

张望

只有不起眼的石头，缺了耐心

不时滚入河里，在静寂中

图个回响

岸边
船踏水而来

先看到了高高的帆

山走到海边就站住了

而海上的船永远在移动

不知遇到了多少的风浪

礁石记着赤子的脸庞和帆影

海边，总有人在眺望

再远的船，也有归期

亲人的念想像海浪一样

不停地拍打着海岸

绕过青山是大海
本来已经快要到达了

日记本记着

铺天的沙尘没有迷路

星星指引到天亮

有时疾行像藏羚羊在奔跑

有时缓慢如骆驼逶迤在沙海

急切的心情，一阵暴雨

刚刚过去就上路

车轮陷入泥泞，油门踩到底

轮子飞转只是原地打滑

一番的周折，泥泞被填平

车缓缓开出了泥沼

山那边，白云飘过

露出了金色阳光

海湾，停泊的船又将启航

山海阔
云飘过来的时候

不要看天空

月亮和星星隐藏在云的后面

此时的光明就在地上

送别我的只有海鸟

迎接我的只有椰林

无法和鱼一样——

从远古的河道，一路逡巡而来

成群结队，最终奔向大海

我只是，独自从青春出发

命运的时刻表催我疾行

汽笛声砸来，跌跌绊绊找到

我的船——它的引擎已开

像一条搁浅的鱼，急于逐浪

天色渐暗，踏上了，便不再返航

南渡江
傍晚的暮色似乎让人

越来越迷恋这被河风

掀起的微澜，几叶小舟牵

引着行人的目光

南渡江用时间摆兵布阵

它羞于与大海为伍

从不抄袭大海的高调或疯狂

它把所有情话都说尽

即使身居海口的后花园

也从不接纳工业时代泼来的

污渍，在自贸港的

日记里，它把名声举得

老高老高，仿佛一弯

新月 照亮人间底色

春天之后
喜鹊在枝头哭

乌鸦动用眼皮，把泪水

关在门窗之外

人心，躁动不安

笔墨和纸张互为外延

写下收获、幸福

也写下泪水和苦难

阳光远离雨水纠缠

在向思想的侧翼靠拢

春天加快重建的速度

你来，我满心欢喜

你去，我挥手告别

空
不是所有的词语

都是用来造句的

不是所有的人

都值得深信不疑

面对芦花的空

一张白纸与其对应

我的笔落之处

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号

等风来。犹如泪花

腌制的泡沫

在灯光的尽头

加重了人间沧桑

棋子湾
写下江山，写下美人

一招不慎，弯下半身

在道德的边缘，你是棋，我是山

海水落入象与马的穿行

我把海滩让位给了人间

你把人间交付给游人

一尾鱼版图，顺着海潮的姿势

种下堤岸、棋子、美人，和

人间烟火，用自相残杀的方式

打开了一湾寂寞

棋子湾，一个出类拔萃的名字

在民间延伸，在棋路中拓展

雨后
风停雨止。时间在持续碳化

鱼儿在湖面游荡

午后的静，成为另一种例外

从林间出走的行人

占据整个雨后的画面

他们把自己涂改成五颜六色

鸟鸣声持续扩大战力

覆盖整个副词的音域

田畴回归到自己内心的位置

庄稼和野草越发凸现向心的

力度，也一再弯下腰身

露珠仿佛枝头悬浮的海

在树篱的背面涨落

万物不断向内心靠拢

稍一松动，波涛便从眼眶中

滑落。一只青蛙不经意

用自己的肚皮，击中自己

街道上有路灯

门匾上有霓虹闪烁

这时的烟火，在人间

在看见和想到的窗前灯下

在山的脚下，在大海的两岸

云散去，再看那天上

月亮和星星都在，它们

被人间的烟火吸引着


